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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畏浮雲遮望眼
──洪惟助教授及其戲曲志業

孫致文
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一九一七年，吳梅應蔡元培之聘帶著曲笛

及其學術代表作《顧曲麈談》登上北京大學講

壇。在此之前，「戲曲」創作與研究都普遍被

學者視為「小道」、「末技」；吳梅在大學講

授戲曲，不但有北大知名教授質疑，上海也有

報紙刊載文章奚落，直言大學不應教授「元

曲」這種「亡國之音」。所幸，在校長蔡元培

與文科學長陳獨秀的支持下，吳梅在北大的教

學非但未受影響，且在我國學術領域中為戲曲

研究播下種子。一九二二年，吳梅離開北大赴

南京，應聘至東南大學（1928年改名「中央大

學」）任教。此後除一九二七年曾因東南大學

停辦而短暫離開，直至一九三七年中大遷校重

慶為止，吳梅都在東南大學、中央大學中文系

任教，且在金陵大學兼課。吳梅在南京中央大

學的教學與研究成果，正是中國戲曲研究的基

石。

與吳梅走入南京中大校園整整相距五十年

後，吳梅的「再傳弟子」洪惟助教授於

一九七二年受聘至中壢的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

任教。不但教授詞、曲逾四十年，且於

一九九二年在中大創設「戲曲研究室」，其後

又籌設中文研究所戲曲碩士班、博士班，二

○○二年更出版了全世界首部《崑曲辭典》。

二○○八年自中文系退休後，受聘為中大特聘

教授，持續為臺灣崑曲發展與中大的戲曲教育

作「義工」。近時，惟助教授勞心勞力籌設中

大「崑曲博物館」，這將會是全球第一座以崑

曲為主題的大學博物館。就臺灣戲曲發展與研

究而言，惟助教授不僅是傳承者，更是戲曲研

究新視野的開拓者。

一　受益名師，為戲曲紥穩學術根基

惟助教授出身嘉義新港望族，一九四三年

生。幼年即喜好書法、繪畫、音樂等藝術。初

中時，受教於太夫人的老師――張李德和女

史，學習書法、舊體詩。張李女史是名門之

後，其先祖於清領臺灣時期，曾任參將、副

將；女史擅長詩、書、畫、棋、箏、花藝、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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繡（時人譽為「七絕」），頗知名於臺灣藝文

界。惟助教授受其啟發，藝文學養日益豐厚。

為「宏揚中國文化」、「開展中國文藝復

興之機運」，曾任教育部長的中央大學校友張

其昀於一九六二年在臺北陽明山創辦「中國文

化研究所」；次年改名「中國文化學院」，招

收大學部學生，聘請名師任教。惟助教授嚮往

該校理念與陽明山美景，於一九六三年考入該

校中國文學系。一九六九年，再考入國立政治

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就讀，獲碩士學位。

在文化學院中文系求學時，系主任為高明

（字仲華）。高先生是黃侃在南京中央大學任

教時的弟子，精研經學、小學外，文學造詣也

很深；惟助教授就學時，高先生雖然同時在多

所大學任教，但對文化學院的學生十分看重，

親自講授「詩選」等課程。惟助教授與高先生

十分親近，學術基礎與視野，都深受高先生啟

發。「詞選」、「專家詞」的任課老師則是吳

梅、汪東女弟子尉素秋。尉先生於東南大學就

讀期間，詞作深受吳梅、汪東稱賞。尉先生啟

發了學生對讀詞、填詞的興趣，惟助教授和同

學間時有詞作酬答，他和同學閔宗述最受尉先

生賞識。「曲選」一門，則由吳梅弟子汪經昌

（號薇史）授課。汪先生雖畢業於（上海）光

華大學社會系，但隨吳梅習曲多年，對音律頗

有心得，被認為與任訥（字中敏）、盧前（字

冀野）同為吳梅門下曲學三大弟子。（張充

和：〈盧前文鈔‧序〉，《盧前筆記雜鈔》，

北京市：中華書局，2006年，頁7。）惟助教

授表示，汪先生雖然編有《曲學例釋》一書，

但課堂上是從漢代樂府詩開始談起，直至學期

末才講到元曲，學生對中國歷代樂歌因此能有

較完整的認識。汪先生在課堂常對學生們說：

「你把我剛才講的寫下來，就會是一篇很好的

文章」；不僅汪先生如此，高明、尉素秋等先

生的學問，往往在課堂中或與學生談話時展

現，絕不是學生埋頭紙堆便能知曉。惟助教授

對「照本宣科」的教學方式固然無法認同，對

現今不少學者不扎實根基、輕率撰成論文發

表，更深不以為然。

進入政大中文研究所後，惟助教授再受教

於高明，但基於對音樂、文學的愛好，由盧元

駿指導撰成碩士論文《段安節樂府雜錄箋

訂》。盧先生是盧前於（上海）暨南大學授課

時的得意弟子，擅長詞曲創作與研究，深得盧

前真傳。一九六九年，盧元駿創辦政治大學崑

曲社，延請徐炎之、張善薌夫婦教學。徐、張

伉儷在南京時期與溥侗等人主持「公餘聯歡

社」崑曲組，吳梅也常參與曲會，時有交往。

徐氏在臺灣曲界有「笛王」之譽，傳承、推廣

崑曲不遺餘力。惟助教授於政大求學時，雖未

參加崑曲社，但後來單獨求教於徐氏夫婦，習

洪惟助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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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吹笛前後一年餘。

碩士畢業後，經高明推薦，於一九七二年

受聘至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任教。除教授「曲

選」課程，惟助教授於任教中大之次年（1973

年），即發起創辦「中央大學崑曲社」，禮請

徐炎之自臺北至中壢教學，並親自接送長達五

年。中大崑曲社活動，持續至一九八九年才告

終止；至於講授「曲選」課程，則前後近二十

年。長年的曲學講授與曲社活動，讓中大延續

了吳梅兼顧文學與唱演的特有傳統。

更具開創意義的是，惟助教授長年投注心

力，希望在中大創設「戲曲研究所」。海峽兩

岸的戲曲學者多出身自中文系，但中文系戲曲

課程並不多，在一般中文系裡不能受到完整、

深入的戲曲訓練。國內從未有「戲曲研究

所」，各大學「戲劇研究所」多以西方戲劇、

現代劇場為主要研究對象；一旦「戲曲研究

所」設立，便能在戲曲文學、文獻、音樂、表

演等方便提供較完整、深入的學識，培養全面

觀照的戲曲學者。在重理工、輕人文的大環境

下，雖然尚未能實現創設獨立「戲曲研究所」

的理念，但自二○○三年起，中大中文系碩士

班、博士班設置戲曲組，招收戲曲專業研究

生。至今已培養多位優秀青年學者，在多所大

學、中學任教，在戲曲學術及藝術之發展上，

有重大推動作用。

二　存亡繼絕，將崑劇推向世界舞臺

戲曲教學之外，在崑劇的推廣與保存方

面，惟助教授也傾全力從事。

自明代嘉靖年間魏良輔等人改良江蘇崑山

的「崑山腔」後，直至清代康熙年間，崑劇是

中國戲曲舞臺最重要的劇種，許多文人也投注

心力創作崑曲劇本。崑劇藝術是文學、音樂、

舞臺表演的綜合表現。經過明清以來文學家、

演藝家不斷的創造、琢磨與修飾，崑劇已成為

中國表演藝術中的上乘之作，被稱作「雅

部」。然而，自康熙末葉以後，崑劇少有真切

反映現實生活與發抒當代人真情實感的作品，

許多劇作因此僅成為案頭之作；即使有機會演

出，也無法觸動人心、吸引觀眾。而其他地方

聲腔的「花部」戲曲由於文詞較為俚俗，所敷

演的故事反而「婦孺能解」。在此種局勢下，

崑劇的主要演出地域又退縮至江南地區上海、

蘇州等地。清代中葉之後，隨著政局動盪、社

《崑曲辭典》 洪惟助教授新、舊著作各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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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經濟衰頹，文士、富商對崑劇的支持能力減

弱，熱鬧、易懂的京、徽等花部劇種，逐漸在

江南劇壇取代了崑劇的地位。一九二二年，最

後一個純粹演唱崑曲的劇團――蘇州「文全福

班」宣告解散，崑劇發展的命脈汲汲可危。

為了保存、發揚崑劇，一九二一年，穆藕

初、吳梅等有志之士在蘇州倡辦了「崑劇傳習

所」，招收十至十五歲的學員，聘請全福班藝

人傳授崑劇。這些學員多為藝人子弟及貧童，

傳習所提供膳宿；除了教戲，還聘請老師教他

們識字、讀書。經過三年學習與兩年幫演，這

批藝名中都帶有「傳」字的崑劇傳習所學員，

成為延續崑劇演出的主力。一九九○年代，中

國有六大崑劇團，繼承「傳」字輩藝人教授的

傳統劇目，但由於觀眾不多，演出機會有限，

發展也不理想。為了保存並傳承崑曲，惟助教

授認為自一九九一年全心投注於崑曲的推廣與

研究。

一九九二年，在文建會與傳統藝術中心的

支持下，惟助教授與曾永義教授開始錄製中國

大崑劇團的經典劇目，前後共錄製了

一百三十五齣。這些演出，是蔡正仁、岳美

緹、汪世瑜、王奉梅、張繼青、侯少奎……等

人藝術巔峰時期的作品，更是崑劇首次完整且

全面的影音保存。這批錄影，於一九九二、

一九九六年分別出版為【崑劇選輯】第一、二

輯。美國普林斯頓大學高友工教授曾稱讚這些

錄影「造福全世界的戲曲研究者，貢獻可以說

是永垂不朽的了。」（高友工：〈中國戲曲美

典初論――兼談崑劇〉，《中外文學》第23卷

第4期。）當時參與演出的藝人，如今大多年

逾古稀，較少登臺演出，【崑劇選輯】便經常

成為他們學生學習、參考的依據。

另一方面，近時臺灣的崑劇熱潮，也與惟

助教授的傾心傳揚有直接關係。

臺灣的崑曲活動，惟助教授根據原立於蘇

州梨園公所的〈翼宿神祠碑記〉判斷，可上溯

至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至四十六（1781）

年間。然而在一九四九年以前，臺灣的崑曲主

要保存於流行的北管、十三腔、京劇中。

一九四九後，不少曲友隨著國民政府遷居臺灣

後，組成曲社，舉辦「同期」。此後，崑曲在

臺灣日益發展，崑劇表演活動頗為頻繁。雖然

京劇團偶爾演出少數崑曲劇目，但在一九九九

洪惟助教授主編的出版品 洪惟助教授製作的崑劇演出錄影光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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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之前，臺灣始終沒有專業的崑劇團。在徐炎

之夫婦去世後，由他們指導的大專院校崑曲社

團活動日益減少，甚至紛紛解散；臺灣的崑曲

活動也因此日趨岑寂。惟助教授與曾永義先生

於一九九一年倡議興辦「崑曲傳習計畫」以保

存、發揚崑曲藝術。該計畫於一九九一年至二

○○○年間，共舉辦六屆，每屆為期一年至一

年半。前三屆由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主辦，

中華民俗藝術基金會承辦，由曾先生擔任主持

人，惟助教授擔任總執行，傳習課程假中大位

於臺北松山的校友會館進行。第四屆以後由文

建會國立傳統藝術中心主辦，惟助教授擔任主

持人，曾先生為首席顧問。傳習計畫除了開設

唱曲班、崑笛班，並舉辦專題講座。聘請的師

資，包括了臺灣、香港、中國、美國等地傑出

演員及樂師（笛、鼓）、曲友、學者七十餘

人。自開辦以來，參加者超過四百人；其中包

括小學至大學各級教師、大學生、研究生及社

會人士。在國內外師資的啟發與教導下，崑曲

傳習計畫不但為臺灣培育出傳統戲曲最堅強的

支持者與推廣者，也造就了許多唱曲、擫笛人

才，部分學員也能登臺演出。自第四屆開始，

除招收一般學員外，另成立「藝生班」，吸收

優秀曲友，和國光、復興兩劇團京劇演員。第

五屆開始，則又培養崑劇文、武場人才。經密

集訓練後，這些「藝生」的崑劇演出，都已達

到一定的水準。

一九九九年秋天，臺灣第一個專業崑劇團

「臺灣崑劇團」正式登記立案成立。臺灣崑劇

團團員以「崑曲傳習計畫」藝生班成員為基

礎，惟助教授自創團便擔任團長，直至二○

一四年卸下重擔。如今，臺灣崑劇團已能演出

五十餘個折子戲，和《牡丹亭》、《爛柯

山》、《風箏誤》、《蝴蝶夢》、《玉簪

記》、《琵琶記》、《獅吼記》、《西廂

記》、《尋親記》、《奇雙會》、《荊釵記》

等十一個串本戲以及一部新編戲《范蠡與西

施》。二○○四年至二○一三年九度獲選為文

建會（今改為「文化部」）「演藝扶植團

隊」。成立至今，除在臺灣各地演藝廳、學校

演出，劇團更三度受邀至崑曲的故鄉蘇州參加

「中國崑劇藝術節」演出，頗受好評。二○一

○、二○一三年，又受邀至日本九州宮崎縣、

德國海德堡、奧地利維也納演出並舉辦講座，

將崑曲之美遠播外邦。

過去在劇院中流傳著一句話：「一流的崑

劇演員在中國，一流的崑劇觀眾在臺灣」；

二十餘年來，「崑曲傳習計畫」不但培養了愛

好崑劇的一流觀眾，更提升了臺灣崑劇演出的

藝術水準。臺灣「一流的崑劇演員」，相信很

快就能在舞臺上展露丰采。

三　精益求精，打造戲曲研究重鎮

惟助教授認為：「一個劇種要有良好的發

展，必須具備：優秀的演員、大量的觀眾和蓬

勃的學術研究。」（《崑曲辭典‧緒言》）透

過崑曲傳習計畫培養眾多崑劇觀眾和優秀演員

之際，崑曲的學術研究也同時進行。

為了長期研究崑曲，並蒐藏崑曲相關文

物、史料，一九九二年一月惟助教授於中大成

立「戲曲研究室」。成立之初，研究室的首要

工作是編纂《崑曲辭典》。惟助教授認為，編

好《崑曲辭典》不能只從幾本現有的工具書及

戲曲史中摘錄改寫；況且，當時兩岸學界對崑

曲認識並不全面，相關研究成果不足。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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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二年起，惟助教授與協同主持人周純一

和助理們走訪南京、蘇州、上海、杭州、溫

州、郴州、北京等地，不但蒐集了崑曲曲譜

（包括刊本與抄本）與各種文物、史料，更訪

問一百多位藝人、曲師、曲家及學者。二十餘

年來，中央大學戲曲研究室所蒐藏的文物已有

一千餘件，包括明清以來戲曲家及崑劇藝人書

畫、清代和民初線裝書、清乾隆以來名家所藏

所抄珍貴曲譜、樂器、戲服、戲船模型等。又

有書籍一萬餘冊，期刊三千餘冊，影音資料近

六千種。至於百餘位演藝家、曲家及學者的訪

談，則是最具參考價值的第一手資料。

以這些翔實的文獻、史料、訪談為基礎，

惟助教授與兩岸最優秀的戲曲學者反覆討論，

從擬訂條目、選定撰稿者，到初稿的審閱、修

訂，前後歷時十年，《崑曲辭典》終於在二

○○二年五月由國立傳統藝術中心籌備處正式

出版。這是全世界第一部崑曲辭典，也是兩岸

學者合作完成的第一部戲曲專業辭典；辭典不

但有一六一六頁的充實內文，更有一○○三張

圖片，外加兩張「基本形體身段示範」光碟，

兼顧了文獻、文學、音樂、舞臺表演等方面。

辭典問世之後，引發全球戲曲學術界、崑曲演

藝界的關注。

《崑曲辭典》出版的同一年，由惟助教授

主編、中央大學戲曲研究室編輯的【崑曲叢

書．第一輯】六種著作出版面世；其中包括了

惟助教授主編的《崑曲研究資料索引》、《崑

曲演藝家、曲家及學者訪問錄》二種。【崑曲

叢書‧第二輯】六種，則於二○一○年上半年

出版，其中有惟助教授的著作《崑曲宮調與曲

牌》一書，又有主編的論文集《名家論崑曲》

兩冊。【崑曲叢書‧第三輯】六種，於二○

一二年開始陸續刊行，惟助教授的新作《臺灣

崑曲史》也將收入其中。這套叢書所收著作，

包含重要崑劇史料與兩岸戲劇學者重要研究成

果，選收嚴審，刊校用心，頗受學界好評。二

○一三年中國文化部戲劇文學學會「第八屆全

國戲劇文化獎」，特別因此部叢書頒贈惟助教

授「戲曲史論叢書主編金獎」。

《崑曲辭典》與【崑曲叢書】的問世，不

但加強了兩岸戲曲學者學術研究的合作關係，

也增加了崑曲研究的深度與廣度。

《崑曲辭典》出版至今已逾十年，為反映

十年間戲曲的研究與演出，並補正辭典缺失，

惟助教授又率中大戲曲領域教師進行修訂。修

訂版將於二○一五年出版。

由於中央大學戲曲研究室收藏的資料豐

富，且不少是全球僅有，參觀與找尋資料的人

數逐年增多；不僅校內師生，國內外訪問參觀

與查閱資料者也不少，中大戲曲研究室已是重

要的戲曲研究中心。為了更妥善保存這些珍貴

文物，並維持戲曲研究的永續發展，惟助教授

在多年前便提出創設「戲曲研究中心暨崑曲博

物館」的構想。惟助教授常說：「世界各國即

便不是一流的大學，也多設有藝術館、博物

館，收藏具有特殊意義的歷史文物；師生們能

經常近距離觀賞這些文物，自然能積累藝術品

味與人文氣息。」可惜，臺灣各大學對此仍不

夠重視。縱然有不少包括理、工、管理領域的

同事認同惟助教授的用心，但仍未能獲得學校

主管的全力支持；為此，惟助教授十分焦急，

髮絲幾已全白，卻仍辛勤勸說、募款。他不僅

是為中央大學奔走，更是為臺灣學術地位、中

國戲曲發展，甚至是為保護世界文明遺產而奔

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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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取法乎上，淬礪學術眼光

惟助教授對當今學界的感嘆有二：一是欠

缺傳統文人應有的素養，二是欠缺一流學者應

有的眼光。

惟助教授認為：「二次大戰」之前的文

人，文章能寫得文從字順，字能寫得合規矩法

度；詩不管作得好不好，總要會作，或至少有

欣賞的能力。現今符合這些「文人基本條件」

的學者，實在寥寥無幾。更可嘆的是，大多數

欠缺這些素養的讀書人，絲毫不以為意；「甚

至有不少大學教授、博士，連信札、信封都不

會寫！」讀書人如果只把自己拘限在狹小的領

域中，非但不能展現該有的氣度與廣遠的懷

抱，也必定無法在學術上有新的開展。可惜，

如今不少學者往往只抓住一個小問題，憑著有

限的知識，便輕率「拼湊」論文發表；雖然為

自己賺得發表量，卻毫無學術價值，甚至貽誤

後學。「學術眼光遠比努力重要！」惟助教授

屢次如此強調。

惟助教授舉例說：現今不少戲曲學者主張

清代乾、嘉之後是「崑劇折子戲時代」，甚至

認為崑劇全本戲在乾、嘉之後便已少演出。這

種主張，很可能是因為只看到陸萼庭《崑劇演

出史稿》一書中〈折子戲的光芒〉一章的標

題，便捕風捉影，再放肆想像。然而，陸萼庭

在該章最後一節分明立了「全本戲的新貌」一

節，並明言：「當崑劇折子戲盛行時期，梨園

搬演家從來沒有冷落過全本戲，相反，多方探

索，力圖重振新戲的時代雄風，因為他們深知

這是一種具有堅實群眾基礎的演出方式。」

（陸萼庭：《崑劇演出史稿（修訂本）》，

【崑曲叢書‧第一輯】，頁387。）學者對此

竟視而不見！另一方面，惟助教授多次走訪浙

江金華等地，實際探訪崑劇在民間演出的情

況，帶回金華崑曲曲譜與劇本共六十七種、臉

譜三十六種，發現「金華崑曲多演全本，少演

折子」。對民間草臺（野臺）演出的「草崑」

訪查，不但證實「全本戲」從未在崑劇舞臺消

失，也補足戲曲史、崑曲論著的欠缺。這是學

界首次全面紀錄、深入研究「草崑」，進而促

使當地學者、藝人開始重視「草崑」的保存、

傳承與研究。之所以有這項成果，正是因為惟

助教授具備卓越的學術眼光，而非人云亦云。

再例如，惟助教授雖然推崇吳梅在戲曲研

究上的開創之功，卻不盲目信從吳梅的曲學主

張；他所著《詞曲四論》一書，對吳梅名著

《顧曲麈談》跟《曲學通論》都曾提出商榷。

一九八九年曾發表〈吳梅務頭之說商榷〉，二

○一○年出版《崑曲宮調與曲牌》書中〈管色

及其運用〉一章，都根據翔實的文獻與曲譜，

對「太老師」吳梅憑經驗、感覺的論說提出補

正。《崑曲宮調與曲牌》一書所附「崑曲重要

曲譜曲牌資料庫」光碟，掃描收錄重要曲譜中

的曲牌唱詞與工尺，為今後研究曲牌的學者提

供了更方便、全面、可靠的研究途徑。專研戲

曲音樂的北京中國戲曲研究院教授海震，就認

為惟助教授此書的意義不限於崑曲，「對其他

劇種的研究也有重要參考價值」（《崑曲宮調

與曲牌‧海序》頁14）。他不追逐學術風潮，

而是為後人開拓學術新領域。

對崑曲曲牌的整理與研究，也為崑劇新編

戲的創作與訂譜提供更豐富的依循資料。近

年，新編、改編的崑劇雖不少，但多未按曲

牌、格律譜寫，雖有崑劇之名，實無崑劇之

實，令人遺憾。二○一三年，「臺灣崑劇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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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浙江崑劇團」合作演出新編崑劇《范蠡與

西施》，正是惟助教授彌補此一遺憾的苦心力

作。惟助教授常言，比起教學、研究，他對創

作更感興趣。但近二十餘年忙於教學、研究，

更忙於發揚崑曲，幾乎沒時間創作。范蠡與西

施的故事發生在蘇、浙，第一部以崑曲譜寫的

明代傳奇《浣紗記》，也正是這一主題。然

而，梁辰魚的《浣紗記》人物形象、情感，都

不夠深刻，難以感動現今的觀眾。再者，原作

篇幅冗長、結構鬆散，也不適合現代劇場演

出。因此，惟助教授花費半年的時間，重新編

寫劇本，重新詮釋了西施在范蠡與夫差、男女

私情與家國大義間的情感起伏與掙扎。

惟助教授編寫《范蠡與西施》全按曲牌、

格律填詞。二○一四年甫獲中央研究院院士的

曾永義先生就稱讚老友此作「沒有人敢說它不

是崑曲，這是惟助默默的耕耘努力。……我非

常羨慕，也非常嫉妒，因此也特別感佩。」

（〈新編崑劇《范蠡與西施》座談會紀錄〉，

《戲曲研究通訊》第九期，頁301。）此劇編

成後，特邀上海崑劇團一級作曲周雪華設計唱

腔，在杭州「浙江崑劇團」排練一個月。其

後，由浙江崑劇團與臺灣崑劇團合作於二○

一三年四月初在杭州演出二場、四月底至五月

中在臺灣演七場，其中包括中央大學、成功大

學、中山大學等校。此劇編成、上演的這一

年，正是惟助教授七十嵩壽之年，在兩岸藝文

界傳為佳話。

吳梅將曲笛帶入大學課堂，惟助教授則又

更將劇團帶進大學校園。吳梅為崑曲的存亡繼

絕參與設立「崑劇傳習所」，惟助教授則苦心

經營「崑曲傳習計畫」，進而創辦「臺灣崑劇

團」。吳梅詞、曲兼治，且皆有專著；惟助教

授也是由詞入曲，除在中大講授詞選、蘇辛

詞、周姜詞等課程，又著有《清真詞訂校注評

――附敘論》、《詞曲四論》等書。《南北詞

簡譜》為吳梅心血結晶，惟助教授則有《崑曲

宮調與曲牌》一書，且將重要曲譜的曲牌整理

設置為數位資料庫。吳梅編輯明清戲曲著作為

【奢摩他室曲叢】，惟助教授則編選當代崑劇

文獻與研究成果為【崑曲叢書】。吳梅編有

《霜崖三劇》，且由出身崑劇傳習所的藝人演

出其中《湘真閣》一劇；惟助教授則完成《范

蠡與西施》新編戲，由「臺灣崑劇團」團員演

出。種種暗合，固然令人驚喜且敬佩；更可貴

的是，由於惟助教授自身豐富的學養與高遠的

學術眼光，使當今戲曲研究、崑曲發展在前輩

學者奠定的基礎上又有更嶄新、更廣遠的發

展。

五　不畏浮雲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

在詞、曲創作與研究之外，惟助教授的書

法造詣更享有聲譽。一九九一年赴美國耶魯大

學訪問時，惟助教授曾在崑曲名曲張充和女士

及其夫婿傅漢思教授（Hans H. Frankel）府上

小住數日。現年一百○三高齡的充和女士，曾

在北大講授崑曲與書法，旅美之後又在耶魯大

學教授書法二十餘年，並在家中傳授崑曲。惟

助教授造訪時，受邀在充和女士《曲人鴻爪》

書畫冊中題寫了自己舊作〈浣溪沙〉中的半

闕：「時有淒風兼苦雨，偶然明月照疎牕，書

聲伴我意芬芳。」（張充和口述、孫康宜撰寫

《曲人鴻爪本事》，聯經出版公司，2010年，

頁248-249。）「時有淒風兼苦雨」，或許正

是惟助教授二十餘年推動崑曲發展、戲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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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況。中大戲曲研究室的設置、《崑曲辭

典》的編纂出版、崑曲傳習計畫的推動、臺灣

崑劇團的創辦、中大崑曲博物館的催生，惟助

教授諸多努力無不具體延續了崑曲的命脈、開

展了戲曲研究的路徑。後學們樂於汲取這些豐

富的學術資源，卻未必知悉惟助教授奔走的艱

辛與承受的挫折。其間所承受無識之士的抨擊

與嘲諷，又遠甚於淒風苦雨的侵擾。

戰火頻仍的一九三一年，吳梅不但將曲學

帶入大學課堂，更堅持傳唱崑曲，他憂心的是

「垂絕國學喪於吾手」的危機。（《吳梅日

記》卷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頁

65。）相較於一九三○年代，如今可算是「治

世」；然而，吳梅所憂心的危機，卻仍未完全

消除。二○○一年，崑劇已被聯合國教科文組

織列為「人類口述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臺

灣更不容自外於保存、發揚崑劇的行列。今後

將不再只有惟助教授一人苦心孤詣承受風雨，

有識之士必不忍心讓「垂絕國學喪於吾手」。

「淒風苦雨」之後必然換得「明月書聲」

相伴；「浮雲」必然無法遮蔽高遠的學術眼

光。我們如此期盼，更如此相信。

萬卷樓新書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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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研究》、〈「師其意思，自闢乾坤」──晚明狂士陳洪綬之繪畫美學〉、〈晚明「尊藝」觀之

探究〉、〈理想的頓挫與現實的抉擇──陳洪綬「狂士畫家」生命型態之開展〉、《晚明文藝

社會「山人崇拜」之研究》等專書及學術論文。 

特別推薦

全書立基於文人徐枋之個案研究，而拓展於明清易代場域論述。由人身之療疾，而及國家

之治理救弊，遂有「療疾／救國」論述譜系之建構與氛圍論述之追索，其推論闡述之路

徑，大抵如此。諸章之綰合聯繫，由此綿密相生，而成茲書樣態。 

萬


